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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距离C919国产大飞机
冲上云霄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昨天上午，C919在上海浦东机场进
行了首次高速滑行测试，青年报记者
从中国商飞方面了解到，接下来
C919还将进行多次高滑测试，至于
备受关注的首飞日期，将综合天气条
件等各种因素后才能确定。

首飞日期要综合天气等因素
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国产大飞机

C919频频在上海浦东机场“亮相”。
2月底3月初，就有网友拍到C919在
2月28日、3月1日连续两天在浦东
机场进行了自主低速滑行测试。清
明小长假期间，中国商飞试飞中心也
是和工作日一样忙碌、紧张。

4月12日，C919在浦东机场进

行了地面中速滑行。而昨天，C919
又在浦东机场进行了首次高速滑行
测试。据悉，昨天的测试从上午8时
开始，到11时结束，共进行了两次测
试。测试中，飞机最高速度不低于
248公里/小时，已经接近起降速度。

青年报记者从中国商飞方面了
解到，接下来C919还将进行多次高
滑测试，至于备受关注的首飞日期，
将综合天气条件等各种因素后才能
确定。

据介绍，每次滑行任务结束后，
现场工作人员都会第一时间召开航
后讲评会，紧接着是后续试验的技术
交底会、航前准备会。机务保障人员
及时检查飞机状况，为后续试验做好
保障。

C919滑行试验开始至今，试验
现场干部职工几乎天天都是日夜鏖
战。只要有试验任务，每一位试验人

员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上，辛劳程度不言而喻。

地面滑行首飞前的最后一关
新飞机地面滑行是指飞机在不

离开地面起飞的状态下进行的滑行，
是一架飞机由静态到动态的开始。
地面滑行是飞机首飞前必须进行的
一项验证试验，按照低速、中速、高速
循序渐进。对于民用飞机而言，低速
滑行是将飞机的速度控制在55公里/
每小时以内，中速滑行速度为 55-
170公里/每小时，高速滑行的速度则
超过170公里/每小时。

地面滑行主要验证飞机在滑行
振动状态下，机体结构是否牢固，各
系统工作是否正常，飞机的刹车效率
（包括飞机的停机刹车功能、防滑功
能以及应急刹车功能等）是否满足要
求以及飞机的滑行运动特性，比如转

弯能力、精确保持直线滑行能力和曲
线滑行修正能力等。在高速滑行时，
还要检查飞机抬前轮状态下的操纵
力，包括在这种情况下飞机保持平衡
的能力。

由于地面滑行是在飞机的系统
集成试验、试验室试验和所有机上地
面试验（OATP试验）全部完成的情况
下进行的，因此也是飞机首飞前的最
后一关。只有当地面滑行所验证的
结果完全符合预期，滑行过程中暴露
的各种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后，飞机才
能够进行首飞。

中国商飞网站信息显示，C919
飞机标准航程型设计航程为4075公
里，增大航程型设计航程为5555公
里，可满足航空公司对不同航线的运
营需求。C919未来将与空客320系
列和波音737系列等国际著名商业
飞机争夺订单。

青年报见习记者 钟雷

本报讯 两年半前，1967年生的
仇杰被“挖角”到上汽集团技术中心，
摆在他面前的是优化公司“芯动”战
略十余款发动机和变速箱性能的艰
巨任务。两年半后，作为上汽集团技
术中心副总工程师，仇杰带着一百多
号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打
破技术壁垒，交出了40项专利的喜
人答卷。“我们不仅是复制，更要找到
差异性，进行差异化创新。”让自主品
牌的名字响彻世界是他们这些“汽车
人”不懈的追求。

为“三高”试验跑遍天南海北
57℃的吐鲁番火焰山、零下30

多℃的黑河和呼伦贝尔、海拔4800
米的昆仑山口……身为技术中心副
总工程师，出差对仇杰来说已是家常
便饭。两年多的时间里，为了进行

“三高”试验，仇杰的足迹早已遍布全
国。“高温、高原、高寒，我们俗称‘三
高’，在这些地方进行试验的目的主
要是为了让车辆在极限条件下满足
整车动力性和驾驶性的要求。”而仇
杰和他的团队要做的则是在极限环
境中去完成调校工作，再根据调校的
数据进行耐久性试验，确保车辆各项
性能符合市场的需求。

据技术中心动力总成电控部党
支部书记孙贤安回忆，一次在高温条
件下进行发动机爆震试验时，温度保
护出现了问题，为了调校数据，仇杰
率领团队两周之内两去海南。2016
年，仇杰发现1.0T的发动机在高原
条件下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随即带
领团队成员一个月内三上高原，反复
验证调校。两年多下来，仇杰测试里
程加起来可以绕地球好几圈。在同
事的眼中，“说走就走”成了仇杰工作
的常态。

“很多人觉得做研发可以去不同
的地方欣赏风光，是一份惬意的工
作，但实际上做调校标定的辛苦常人
难以体会。”孙贤安透露，进行高寒
试验时，为了适应极端条件，试验时
间往往得挑一天中最冷的时候，为此
工程师需要在凌晨四五点开展冷启
动试验，这时的最低气温可达零下

40℃。仇杰和他的团队一边试验一
边跟大自然搏斗。“低温状态下，发动
机一旦不能发动，不能产生热量，车
内人会面临严寒的威胁。因此我们
要确保发动机在低温状态下就算出
现故障也仍能够发动。”

研发核心算法突破技术壁垒
尽管仇杰加入自主品牌团队时

间不长，但实际上，他与自主品牌早
在十年前便已结缘。“当时我们刚组
建团队，没有经验，在研发过程中时
常遇到问题，而还在泛亚工作的仇杰
就充当我们的‘外援’，在周末的时候
帮我们进行一些技术攻关。”上汽集
团技术中心副总工程师刘启华透露，
为了体验车辆性能，当年仇杰上下班
开的都是自主品牌旗下的车。

“在合资企业，虽然老外在产品
开发中会尊重中国人的想法，但是实
践过程中会受到限制，而自主品牌虽
然在技术讨论时会有分歧，但是自主
空间会大很多。”某种程度上来说，在
合资品牌下工作难免有些束手束
脚。因此，在几经波折后，2014年，仇
杰终于正式加入了自主品牌的团队。

2015年，上汽集团自主品牌发
布了“芯动”战略，主要致力于实现整
车性能和燃油经济性的提升，降低碳
排放，仇杰正是这一战略的带头人之
一。来到新环境，除了经常需要天南
地北跑，另一大难题就是核心算法缺
乏自主化。作为发动机性能优化的
重要一环，动力总成标定核心算法一
直以来被国外巨头垄断在手。

仇杰强调，作为自主品牌，要走
和别人不同的道路。“如果简单地用
别人现成的系统，费用很高。现在实
现动力总成的电气化集成后，不仅成
本降低了，我们在电池、电机的选择
上也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可以选择价
廉物美，性能更优的产品，最终省油
也能达到8%至10%。比如自动变速
箱软件以前是掌握在外方手中，请他
来标定三台车就要 400 多万美金。
现在我们完全能自己标定了。”

迄今，他们提前完成与科委合作
开发的P2项目，实现20%节油率；完
成48V系统前期预研的软件架构及
产品化软件开发。在变速箱控制软

件方面，更是自主开发了DCT250离
合器温度模型，并完成误差在5%以
内的模型开发，为公司节约了千万以
上的开发费用。

经过这些年多不断突破壁垒、挑
战自我的创新研发，仇杰带领团队，在
包括发动机、变速箱、混合动力在内的
多个领域中，申请超过40项专利。

办公室常年被工程师“占领”
提到成绩，仇杰多次强调这是团

队智慧的结晶。如果说仇杰是掌舵
人，那他的团队成员则是一个个执桨
者。据仇杰介绍，其团队目前共有
130余人，其中博士生占7%，大部分
是硕士生，团队80%以上的成员不到
三十岁。

为了实现汽车强国梦，除了要专
注于研发外，更要为行业培养人才。
在团队培养上，仇杰也有着自己的一
套心得。“首先要放手，多给年轻人在
项目中锻炼的机会。其次在项目过
程中坚持以技术评审为主导，引导年
轻人崇尚技术、沉浸钻研。”

“仇总是我们公司能级最高的专
家，但他平时很少谈自己的经验，总
是强调看数据分析。”公司动力总成

电控部系统经理曾艾表示，有仇杰带
头在前，底下的员工平时也不好意思
卖弄自己所谓十年八年的经验。而
在仇杰看来，经验一旦变成一个流
程，变成体系化的东西，经验就不再
重要了。“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公司最
大的差别就是，他们在最快的时间内
把经验化的东西变成流程化，再由流
程化变成工具化，而我们这些工作才
刚起步。”

“仇总办公室的门基本都是敞开
的，工程师一看门开着，经常会抱着
电脑进去就着数据找他讨论。”仇杰
同事回忆，只要仇杰在办公室，那里
就总是围满了抱着电脑的工程师。

2014年来到嘉定安亭工作后，仇
杰卖掉了浦东还在“飞涨”的房子，扎根
花桥。仇杰常说，公司的年轻工程师总
是主动加班，需要“劝”回家。但在同事
眼中，仇杰才是这个“坏习惯”的带头
人。“晚上八九点，你总能在办公室里见
到仇杰。即便在家，他也放不下工作，
常常凌晨一二点还在回邮件。”

而谈到这点，仇杰笑称，自己看
到年轻人们的拼命劲儿，仿佛看到了
十几年前的自己，自己也“不好意思”
不加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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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的上汽集团工程师仇杰带领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团队

进行差异化创新 要让自主品牌的名字响彻世界

仇杰带领团队进行调试。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